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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哈尔滨之行，竟让我体会到
仙境中奔驰而过的美感。

晚上八点在北京站匆忙上车，
简单收拾收拾，安然入睡，一觉醒
来是早晨五点十分，外面贼亮，坐
在过道的小折叠椅上，看着窗外稀
稀落落的村庄，还有两旁挺拔的松
树，我这个南方人好奇得就跟刘姥
姥进大观园一样。

远处一个醒目的“达家沟”，好
奇地查了查，全镇总人口才一万多
人，还抵不过北京一个小区人口，
这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似乎不足奇。
我正在感叹地大物博时，恰好经过
一个铁路桥，河面雾蒙蒙一片，根
本看不清外面的世界，耳畔传来铁
路桥独有的咣当咣当声，隐隐约约
能看到河面的小岛，再用力张望，
也只能在一片模糊中看到一点雾气
腾腾的河面。

这一刻让我感觉特别独特，刚
还沉浸于平原的广袤无垠，突然就
转入仙境般的缥缈，差点让我喊出
声，没想到简朴的绿皮车之旅，居
然带来如此美的感受。雾气在黑土
地上游荡，如同绸面滚来滚去。

看定位，“扶余”，一个陌生又
似有所闻的名字，打开手机搜索，
原来古有扶余国，只是在历史上的
存在感实在不够，偶尔在研究东北
地区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但这并不
影响“扶余”的存在，至今还有

“扶余”这一区域名就是对这一古老
地域的纪念，或者说从一个侧面反
应东北地区历史文化和古迹的深
厚，只是在传承、保护、开发的过
程中与南方很多类似文化古迹相比
似乎要差一些，但北方的这些人文
风情又不是在南方能感受到的。

真的，我建议东北外的朋友坐
一趟火车来感受初春时东北大地的
早晨。

薄雾笼罩下，松树高耸，很少有
像南方那样歪七倒八、横三竖四的旁
枝末节。东北平原的松树都是挺直
样，或许因为在这寒天冻地的环境
里，只有昂然站立才能更好活着，任
何的松懈都极容易被打倒，和东北人

一样，高大威猛、豪气冲天。
虽不说一步一景，但也是迅驰

中景依然在。
我正感叹松树的挺拔，隐约就

看到一群又一群烧黑的木头，一路
都是，本来就光秃秃的黑土地显得
更肃静，色彩单一得有意境。

外面是雾蒙蒙一片，就跟白茫茫
一片似的，根本看不清，极力睁眼望，
影影绰绰能看到一个电线杆类的物
体，看到仙气在树丛中飘荡。雾浓
时，阳光也照不透。红日一出，仙气
开始慢慢散腾。真正是“日出雾露
余，青松如膏沐”。

不一会，模糊中就看到圆圆的
太阳出来了，耀眼的光芒直冲车
厢，坐在窗户旁边的我都感觉有些
刺眼，车在滚滚疾驰，红日就在不
远的高处，也跟着一起走，慢慢升
起的状态再配以迅驰的车速，立体
感令人意想不到。唐代韩偓 《晓
日》名句：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
天际一时红。而此刻，阳光、红
云、树林、火车还有村落和不时突
现的人和物，这种空间组合的变换
比水光双色更如梦如幻。阳光初出
光赫赫，千树万土如霞披。这天上
的云一直在飘，太阳像个调皮蛋，

一刻都不停留，一会蓝一会阴一会
阳一会还暗，日头似乎在云层中躲
猫猫，不时露出红羞羞的脸，雾气
中的花草万物沐浴在阳光里，灿然
一片。

火车上观黑土地平原上的日
出，跟站在某一高处或者海边看日
出完全不同，火车速度之快，红日
跟着就像在天边往前滚圈一样，打
开手机对准红日，那红日周边升腾
的红焰扑腾扑腾的，直扑眼帘，生
动形象又冲击力十足。

来一趟平原看日出吧，海上日
出、山中日出、大漠孤烟直或许各
有魅力，平原红日圆也定会让你过
目不忘。突然想到一句话：“跟着红
日走，好运就常有。”

第一次感受这平原的日出，莫
名的兴奋刺激，不像家乡湖边的日
出日落，帆动船行早已司空见惯。
不知道此刻家乡的红日是不是也如
此圆，亲人们是不是早就起来在田
间地头开始忙碌起来了。家乡可没
有东北平原这么广阔富饶的黑土
地，家乡的田地都在丘陵中，上下
起伏的地势很难大面积机械化操
作，而且灌溉收割很多时候都要靠
人力。小时候，春耕秋收，因田间

的灌溉或收割，乡人们免不了会有
些拌嘴吵架。远不像这大东北的平
原，土地多得只要你想种有的是，
平整得完全可以机械化作业。看到
大东北的物产资源，想到鱼米之乡
的家乡，不由感叹祖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各有不同风采。我正在火
车上，离家乡越来越远，突然有种

“子有昆弟居，而我远亲侧”的失落
感袭上心头。

离开故乡这么多年，刚刚些许
习惯在京的生活，为了事业，却不
得不继续向北而行，辞别老婆女儿
儿子，独自在外生活，这倒又成了
我人生的另一个第一次。当初父亲
送我到北京求学回家后，我一个人
缩在被窝里，眼眶里的热泪控制不
住地往下流，脸憋得通红但还是倔
强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第一次和
家里通话时我都是哽咽着断断续续
说着，电话那头的母亲肯定也是如
此，却极力安慰我，明显变异的声
音里透露着母亲的心疼和无奈。可
如今，我再次远离亲人背着行囊来
哈尔滨，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
觉 还 是 不 期 然 伴 随 ， 说 是 失 落
吧，不全是，说是寂寞吧，也不
算，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梗塞让
人感觉怎么都不得劲。看着这窗
外飞驰的草木、村庄还有广袤的
黑土地，我的思绪是怎么拽都拽
不回来。家乡父母老了，我不能
近前尽孝，北京家里两个还未成
年的孩子，我又不能亲自陪伴成
长，对上对下我似乎都有很重的
愧疚，作为中年男人对家庭的责
任我没承担多少，可我又无法弥
补，只能在这天地间纵飞挂念的情
感，顶多在匆忙工作之余多多电话
聊以宽慰。人这一生，千沟万壑迈
不尽，千军万马纷至沓来。

树少了，房子多了，也能不时看
到车了，我才反应过来，大都市哈尔
滨快到了。不知不觉遐思了一个半
小时，这一趟归途倒成了一场没料到
的旅途，心情释放了很多。这难得的
一次火车之旅，带来的观感体察完全
就把一夜的疲惫一扫而光。

在仙境中回哈尔滨
胡 子

在盐城大纵湖风景区，宋氏祠堂
是所有的游人都无法忽视的古建筑，
这座充满了木雕、石雕、砖雕的祠堂，
随处可见雕梁画栋、抱水藏风的设
计，体现明清建筑的典雅与匠心工
艺。作为里下河地区宗族文化的代
表，这座祠堂不仅承载了北宋年间宋
氏家族“一门双宰相”的辉煌，还拥有
背靠背的内外两座戏台，也是戏曲艺
术传承演绎的场所。

导游是一位干练的本地姑娘，
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讲述祠堂中木
雕艺术的繁复与精巧，随后，话锋
一转，问道：“我来考考大家：古代
没有扩音器，在这戏台上，演员们
又是如何将唱腔清晰准确地传到最
后一排的呢？”有人猜测，是因为戏
台三面都筑有山墙，它可以有效地
隔离外面的噪音，还可以将演员的

声音反射回戏台，让古戏台更聚
声，增强唱腔及念白的清晰度。导
游说：“大家猜得没错，但更重要的
扩音奥秘，就在戏台下方。大家可
以去台上走一走。”

轻轻行走，木戏台就发出“空
空”之声。原来，这是一个以精巧
的榫卯工艺建造的老柏木戏台，它经
过充分挑高，底下暗藏至少一米二的
空间。经过充分陈放的木材本身就
有一定的弹性，可减少声音传播中的

失真，使演员的声音更加纯净和有厚
度。更重要的是，戏台之下，放置了
三排共12口大水缸，当年演出时，戏
班子里管道具的师傅，会事先把这
12 口大水缸挑满水，由于声音在液
体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快，通过
水缸的传导，可以将演员的声音更有
效地传递到观众席的后排，弥补长距
离传音的不足。

是的，只要这12只大水缸的水
挑满了，再合上戏台上的地板，演

员再唱“短笛无腔常遣兴，山谷海
水互傅音，白日牧羊晚赏景，乘兴
步月到海滨”的时候，就更容易把
观众带到“张
羽煮海”的神
话 故 事 中 了 ，
因为，当年的
秀才张羽，发
誓就算将东海
煮沸，也要将
他 心 爱 的 人
——龙宫的琼
莲 公 主 找 回
来。他的赤诚
心声，真的会
让 12 口水缸都
微 微 颤 栗 起
来，让每一个
人都心神摇曳。

水缸躲在戏台下
华明玥

大地上的珍珠 孔祥秋 摄


